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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航空公司的 !"名空嫂身上，体现着
中国女性特有的坚韧，尤其在人生经历了 !"#

度的转折后，她们尤其珍惜来之不易的新工
作。从培训、首飞到退休，遇到委屈、病痛、家
事，她们都是流着泪、咬着牙忍过难关。时至
今日，!"名空嫂中已有 !$人退休，还有 $人
在上航，%人仍在飞行。

特别坚韧
!"名空嫂年龄从 &"岁到 %'岁不等，最

短的也在工厂里工作了十几年，每天与机器
打交道，几乎不需要说话。而她们要转岗从事
的是一件必须与人交流的工作，不仅要说话，
还得讲究技巧。于是，她们在上航的训练营里
度过了长达半年脱胎换骨式的学习和训练。
那时候，纺织女工大多住在杨浦区，她们每天
早上奔到外滩乘 !&(路公交车去学习，路上
抓紧时间背英语单词成了车上的一道风景。
沈红梅至今记得她有次刚把书打开，就有人
拉她的衣袖给她让座的往事。

首飞后那段时间也并非一帆风顺，很多人
是初次坐飞机，上机就开始吐。后来成为全国
劳模的吴尔愉说，只能在厨房或卫生间吐，吐完
了继续带着微笑出去工作。她强迫自己：要工
作就必须吃饭！吃完了吐，吐完了再吃……

除了身体上的不适应，心理也有许多委
屈。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性，平时都是有棱有角
的性格，突然间要变得圆润温柔，实在有点困
难。帮旅客调整行李、劝旅客关闭手机时，被
旅客骂、推，甚至打过的都有。从最初的难以
排解到淡然一笑，空嫂们经过了多少磨练。

这份蓝天上的工作来之不易，每一个空
嫂都倍加珍惜，身体不适或家中有事，从来都
是尽量克服。&##)年的 !&月，年龄最大的空
嫂曲中伟年满 *#岁要退休了。她当了 !*年
空嫂，从来没请过一天假，创造了上海航空公
司飞行全勤的记录，这个记录到今天都没有

任何一位空乘打破过。空嫂施松蓉说，曲中伟
退休前两班，她发现曲中伟的腰里鼓鼓的，就
问她怎么回事。曲说腰不好。施松蓉仔细一
看，发现她绑了条腹带。“我说，你都绑上这个
了，还帮旅客搬行李，她说‘马上要不飞了，也
就再坚持两次，停飞以后再去治疗’。”

体贴温柔
上海航空公司的理念“为旅客提供家庭

式温馨服务”其实也源于这批空嫂。“嫂子”来
了，把温馨体贴也带来了。很快，她们的服务
便显露出和年轻空姐的不同。

有一次，客舱里一位老年乘客面露难色。
一名空嫂就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老人
犹豫了一下说，我想上厕所，但很困难。空嫂
马上就懂了，她在家里照顾过老人，就把老人
先扶到了卫生间，替她解开衣服，等她结束后

又帮她洗干净，再穿好衣服送回座位。
上海有家公司的副总裁有一次坐飞机，

空嫂吴尔愉主动送来两个枕头。他很惊讶，追
问缘由时，吴尔愉说，我看到您腰上扎了一条
蓝色的腰带，我父亲的腰不好，也是这样，我
想您可能需要枕头垫腰。这位副总恍然大悟，
连声佩服，他的腰的确已连续两周不适了。他
立刻判断：“你这个乘务员是空嫂吧？”

还有个客人不小心把口香糖粘在了裤子
上，因为马上要出席重要会议，急得满头大
汗。曲中伟知道后，请乘客将裤子换下交给
她。她用毛巾包好冰块，在粘口香糖的地方反
复擦，不一会口香糖就变硬了，她迅速将糖撕
下，又将裤子熨平烫干，客人感激不尽。
“把成熟女性的温柔引进我们的服务。”

原上海航空公司总经理范鸿喜说，这便是从
空嫂来了之后得到的收获。

空嫂中的佼佼者吴尔愉更是将这一服务
发挥到极致，她和上航的同仁们一起创造了
《吴尔愉服务法》，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
以员工名字命名的民航服务经验。她后来成
为全国劳动模范，建国六十周年时，她站在通
过天安门的第二辆彩车上，成为唯一一位站
上天安门盛典彩车的民航服务代表。

无限留恋
无论飞行时再怎样起早贪黑，即将离开蓝

天，她们心里都特不是滋味。过去中国民航的
空中乘务员一般飞到 $*岁就要退休，但自从
招了空嫂，上航的空嫂空姐们都可飞到 *#岁。

曲中伟退休了，!'年前，成为空嫂时，她
流过泪。如今从空嫂岗位上退休的时候，她又
流泪了。退休后回到家，她说，行李箱几个月放
在客厅没敢动过，她怕一打开就会特别想念。

周慧琦说，直到现在，晚上还经常做梦又
要飞航班去了，但就是那条丝巾找不到了，心
里着急啊……每一位空嫂退休，上航都会让
她们选择一个想飞的航班，挑选班组人员，在
飞机上为她们举行送别仪式。周慧琦说：“我
最后一天飞行，有个旅客写了一张意见卡，用
很粗的黑笔写了四个字：青春无悔，我就一直
放在那里。”

现在任上航客舱部工会主席的施松蓉
说，她停飞的最后一班，机组成员中有她刚上
飞机时比她小了 !#岁的师傅，还有一个是她
的儿子。“那是 &#!!年 )月 &(日，兰州飞上
海。”施松蓉说。机组另外 $个人商量好了，买
了 *#朵玫瑰花，订了两个蛋糕，准备了许多便
笺条，在飞最后一段之前把玫瑰花在每个舷窗
边贴好。那天的客人知道后，很多人在便笺条
上写了留言，与她合影。下飞机时，师傅广播
请客人把鲜花全部拔下来，经过机舱门口时
送给她，到最后施松蓉的怀里抱满了鲜花。
“那时候眼泪真是止不住地流，一生难忘。”

难忘 朵玫瑰花
本报记者 姜燕

敢于吃螃蟹
事情在悄悄地做着。
时任上航董事长的贺彭年和总经理孙

仲理都非常支持此事。巧的是，“回娘家”座
谈会没开多久，范鸿喜熟识的上海市纺织工
业局党委副书记陆凤妹就调任市妇联副主
席。而民航总局飞行标准司一位处长正好也
来到上海。

范鸿喜得知此讯，立刻邀请陆凤妹和支
持此事的市妇联主席章博华一起，与他见面，
力陈改变空乘招收年龄放宽的理由。
“他说，范总你是纺织出来的，感情很深

啊。陆凤妹马上接着说，我也是纺织出来的，
纺织姐妹的事，怎么能不管呢？”章博华对此
事也记忆犹新，她记得当时自己出访刚回来，
是在田林老干部局见的面。

这次会谈，把民航总局的这位处长讲得
感动了，但问题并不是一个人就能解决的。

这时候，新民晚报跑妇联多年的记者宋
铮“嗅”到了这股气息。她笑言，她跑了多年妇
联，和各部门关系都比较熟，在上海话中，“妇
联”和“狐狸”发音相同，大家就戏称她为“老
狐狸”。当时市妇联的一名干部，悄悄地将这
个消息告诉了宋铮。
“她说要在上航开一个‘巾帼建功’现场

会，讲到这个事，但还没得到上级部门批准，
不想让外界知道，你来就行了。”宋铮去了，她
当然掂出了这个想法的分量，准备将它写成
报道，市妇联的人觉得这样有点“冒”，考虑是
否和上航商量一下，但宋铮担心上航很可能
要求压一压。
“现在想起来也没有违背新闻的原则，事

实部分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也是讨论式报
道。”宋铮说。
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个独具创意

的想法、一个新鲜的名词、一篇讨论式的报
道，吸引了上海乃至全国各地媒体的眼球，新
华社、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海人民

广播电台、上海电视台的记者，纷纷跟进报道
此事。

范鸿喜一直感谢新民晚报这篇报道，正
是媒体的力量，让这件事能够迅速进入实质
性进程。他记得，在全国舆论的推动下，民航
总局很快同意可以在 !"+$* 岁范围内招空
乘，数量和年龄由航空公司自定，但一定要按
照空中乘务员的标准来做。

招!空嫂"启动
张攻非不认识范鸿喜，也不知道幕后正

在进行中的故事，而他从一个富有责任感的
新闻人立场出发，认为推动空嫂招聘这件事，
应该“推一把”。
“好比冶炼厂的铜化炉，点燃之后没有鼓

风机强力吹氧，炉膛不可能熊熊燃烧。招空
嫂，需要鼓风机。鼓风机就是社会各方力量的
联合助力。”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说。

他找到报社里负责采访纺织系统的记者
姚冬梅，请她联系市纺织工业局党委书记朱
匡宇，前往拜访。这两个湖南人交流，一点就
透，当即商定了一个计划，由新民晚报与纺织
工业局牵头，联合市总工会、市妇联、市商委
共同发起，举办一个恳谈会，研讨的中心议
题，就是“民航能不能招空嫂”。拟定的邀请名

单中，第一个就是上海航空公司。而上航前去
参加会议的人，正是范鸿喜。受邀参加会议的
还有锦江、衡山、新亚、华亭、东湖五大饭店管
理集团与香港利诚集团等。不少企业当场表
示愿意“引进”纺织女工，有的宾馆还有意让
这些中年女工从后台走上前台，成为新型的
“服务大嫂”。!))$年 !&月 !#日，新民晚报又
在头版刊登了恳谈会的消息。

新闻媒体一波一波的行动和报道，推动
着“空嫂”的诞生。

%天后，!))$年 !&月 !%日，新民晚报头
版核心位置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招聘启示：《上
航开始招“空嫂”，名额：!$ 人，年龄 ：&"+%'
岁》。这则报道，当晚在当时 **万纺织工人家
庭引起轩然大波，多少女工捏着这张报纸流
下了眼泪，多少家庭因为这则消息彻夜难眠。

后来成为空嫂一员的施松蓉回忆起当年
的盛况，仍然十分激动，“报名的时候和送我
们离开娘家的时候，都称得上万人空巷。”

报名时，苗江梅特地换上最漂亮的红毛
衣，兴冲冲地骑着车去报名；后来成为全国劳
动模范的吴尔愉，在丈夫的陪同下，递交了报
名表。还有 *万余名敢于挑战自我、尝试新岗
位的纺织女工，勇敢地走到报名台前，递上了
自己的一份希望。

难忘的时代
幸运儿总是极少数的。从 *万人筛选到

&%((人，又到 !"*人，再到 '*个人，最后幸运
地飞上蓝天的，只有 !"个人。

区区 !"个人，解决的是什么就业问题？
有人质疑这是一场秀。但绕过镁光灯，走到这
!"个人的背后，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施
松蓉回忆，'*人参加复试那天，很多五星级宾
馆和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守在外面等着“淘
宝”，他们知道这些人是怎么选出来的，万里
挑一的，没当上空嫂也是精华。最后，落选的
人出了门就被一抢而空。

空嫂打开了人们的思路，从那往后，社会
上又演绎出各种各样的“嫂”。张攻非回忆，地
嫂、商嫂、呼嫂的称呼层出不穷。
朱匡宇回忆，最早响应的是巴士公司，点

名道姓就招纺织女工，巴嫂就出来了；接着就
是寻呼台，上海那时候刚刚有寻呼机，要招许
多职工，也是指名道姓就招纺织女工，呼嫂又
出来了；再加上当时轨道交通一号线招首批员
工 &##个，地嫂也出来了；再加上机遇好，!))*
年一大批超市在上海落地，商嫂又应运而生。
“一下子真是，这个嫂那个嫂，满天飞。”
上海纺织工业局统计过，空嫂招聘后的

!#个月里，全社会共消化了 *##"%名转岗纺
织女工，“这时候全上海没有比纺织女工更棒
的女工了。”朱匡宇说。
转岗的潮水一直蔓延到全国，影响久远。
时隔 &#年，!"名空嫂陆续退休，只有 $

名还在蓝天上飞翔。她们感念着改变了她们
命运的时代和人们，而她们也已经成为一个
时代和许多人心中的记忆。空嫂也成为留在
全国人心目中的一个名词。

人们总在想着，为什么空嫂 &#年都没有
被忘记？其实，不能被人忘记的是那一个风起
云涌的时代，大铁锤含泪砸向哭泣的纱锭，门
外拖儿带女前来送别的纺织工人，和最后一
个个在无奈中挣扎着站起来，勇敢走下去的
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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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嫂在上岗前军训

! 空嫂曲中伟挥泪告别蓝天


